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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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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湖香飘六百载，金鸡何堪下夜郎
□宛怀

方
地地

在月白清风的夜晚，倚在新都桂湖精
湛玲珑的交加亭上，吟诵这首情意缠绵令
人心碎的诗篇，你仿佛隐约可见那位才华
横溢又温柔多情的黄峨，正伏在西窗之下，
深情地盼望着远在云南永昌戍所的丈夫杨
慎归来。黄峨字秀眉，今遂宁市安居区西
眉镇人，南京工部尚书黄珂之女，著有《陶
情乐府》《杨夫人乐府》等名曲。

新都桂湖公园，每年吸引着国内外无
数游客，不仅因园内林木葱茏，繁花馥郁，
具有江南园林的风韵，还在于它是四川一
处著名的文化古迹。它原是明朝著名学者
杨慎和夫人黄峨的故居。园名是从杨慎的

《桂湖曲送胡孝思》一诗而来：“君来桂湖
上，湖上生清风⋯⋯”

杨慎号升庵，生于明朝弘治元年。据
明人简绍芳《杨慎年谱》记载，杨慎少年时
乘轿出游，看到轿子甚小，遂取名升庵，并
题一联云：“士到东都须节义，地当西晋且
风流”。他的父亲杨廷和 19 岁进士及第，
在明朝武宗和世宗两朝任内阁首辅。杨慎
明正德六年（1511 年）状元及第，一开始在
翰林院参与《武宗实录》修撰，并担任皇帝
的经筵仪，给皇帝讲课。嘉靖登位后，杨慎
担任“经筵讲官”。不久后，因围绕嘉靖父
母称呼而发生了一场“大礼议”的争论，杨
慎父子均被卷入，结果父被革职，子被充军
云南永昌。

1992 年，我带领《成都晚报》三边纪行
首批采访组去云南采访。5 月 8 日我们从
大理出发，中午车抵保山近郊板桥镇，这里
山清水秀、盆地开阔，很难使人相信这里就
是杨慎充军之地。今天这里有很多四川人
在从事饮食业和其他劳务。我们中午就餐
的火锅店，就是内江人经营的。我们问店
主知不知道杨慎当年被流放到这里的情
况，他说保山一中有位老师是成都人，可以
去问问那位孙老师。下午我特地去保山第
一中学找到了孙老师，他热情地带我去图
书室查阅云南地方志。据有关资料记述，

杨慎在永昌并未因环境恶劣而消极颓废。
他不仅寄情山水，而且悉心著作。每到一
处，往往借咏边塞奇花异草，抒发政治情
怀。他在《南枝曲》中，以生在“穷山绝域”
而“绝世独立”、自放清香的老梅自喻；在

《山茶花》中，盛赞山茶花不畏严寒，“绿叶
红英斗雪开”的傲然风格。在咏物之中，寄
寓着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理想。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慎仍关心人民疾
苦。如当他发现昆明一带豪绅以修海口为
由，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化公为私时，
他不仅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加以
抨击，还专门给云南巡抚赵剑门写信，请求
制止如此劳民伤财的水利工程。

在永昌长达 35 年的流放岁月里，杨慎
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读书讲学，著书立说
上。他办学兴教，教化民众，交结文友。他
编史修志，记录云南山川民俗，写了《滇载
记》《南诏野史》《南中集》《南中续集》《滇

记》《滇程记》《云南山川志》等史志著作。
中间回过几次故乡。由于他乐观豪放，能
静心从事著作，他的著作达 400 多种。他
编的《四川艺文志》是研究四川文学史重要
的经典；他的《南诏野史》是研究白族历史
难得的著述。所以《明史》说：明代记诵之
博，著作之富，杨慎为第一。

杨慎从小就喜爱沁人心脾的桂花，在
青年时代就在书房四周广植桂树，先后种
植 400 余株。1519 年他同遂宁黄峨结婚
以后，曾在桂花丛中度过了蜜月期。两人
在花前月下散步，议论诗文。黄峨脍炙人
口的《庭榴》就是在新婚不久写于桂花树
下：“移来西域种多奇，槛外徘花掩映时。
不为深秋能结实，肯于夏半烂生姿？翻嫌
桃李开何早，独秉灵根放故迟。朵朵如霞
明照眼，晚凉相对更相宜。”女诗人在诗中
感情真挚地倾诉了对杨慎的无限深情，并
且大胆而羞涩地憧憬着在深秋季节结出

爱的硕果。
游人进桂湖西行不远，便可见一座玲

珑别致的交加亭，两亭相互拥抱，浑然一
体，立于湖中。该亭设计者是否愿公园主
人，永远亲昵地在一起，我不敢妄加猜
测。再往前行，经精湛灵巧的小锦江，来
到花遮柳护的杨柳楼台，景色秀丽，悦目
赏心，我情不自禁地吟起杨慎写的《柳》：

“垂杨垂柳管芳年，飞絮飞花媚远天。金
距斗鸡寒食后，玉蛾翻雪暖风前。别离江
山还河上，抛掷桥边与路边。游子魂销青
塞月，美人肠断翠楼烟。”来到湖东桂丛，
银桂洁白如雪，金桂满树闪光，丹桂似红
粉佳人，月桂娇气滴滴。浓馥的花香，使
你疑为来到一个“香世界”。园内确实有
一个小亭名“香世界”，古朴秀雅。在这里
俯览湖光景色，欣赏桂蕊，顿使游人激起
一股爱桂惜人的闲情。这里前人有这样
一副对联：“香树植经名士手，澄湖清见宰
官心”。表达对杨慎父子的敬仰。后曾有
人把下联改为“湖水清波名媛心”，以表达
对杨慎和黄峨这对才子佳人的怀念。园
内杨升庵博物馆是新都最重要的文化名
片，是全国收藏升庵文物和资料最丰富的
地方，也是全国升庵学术研究中心。

跨 过 香 世 界 ，来 到 凭 临 湖 上 的“ 航
秋”。登槛眺望，左右荷花簇拥，两岸垂柳
成行。站在岸上远处凝视“秋航”，犹如一
艘画舫，浮在湖中，仿佛是杨慎坐着航船从
云南归来。

杨慎被贬到云南时，黄峨曾随丈夫去
了永昌，两人在戍所度过了 5 年流放生
活。1528 年，杨慎父亲病死，夫妇回川奔
丧。黄峨因病留在桂湖旧居，杨慎只身返
回云南服役。从此，牛郎织女，天各一
方。夫妻之间，只有互寄诗书，以表达离
愁别恨。

公元 1559 年，杨慎客死永昌，黄峨千
里奔丧，并扶柩回乡安葬⋯⋯留下了无数
感人至深的千古佳话。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

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

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黄峨《寄外》

这是一座千年古庙。兴福寺始建于唐
武德年间（618 年）,其后，毁于朝代更迭的
战火中，成为废墟。明嘉靖三十年（1551
年）重修寺庙，得以延续至今。古寺以山形
而筑，庙宇层叠，屋脊高耸。山门后面是一
座木质古戏楼，四壁空空，只余戏楼框架。
想当年，这里锣鼓铿锵，戏台上出将入相，
一年内有好几台庙戏，成为四方百姓酬神
娱乐、聚会看戏的重要场所。“刘邦与项羽
今何在？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如今，戏楼
冷清了、衰颓了，再无戏迷茶客坐拥台前，
击掌喝彩的热闹氛围了。

兴福寺所在地名叫莲花山，因山形地
貌颇似一朵盛开的莲花而得名。兴福寺正
好处在莲花的中心，又当邛崃通往夹关的
茶马古道要冲，自古以来便是川西名刹，客
商不断，香火不绝，现为“四川省文物保护
单位”。

寺庙内外古楠森森，荫翳蔽日，犹如一
层层绿色的帏幔将寺庙紧紧环抱。在寺庙
后面半坡上，是一片遮天蔽日的桢楠林，在
状如天盖的桢楠林中有一棵硕大的银杏
树，特别显眼。这是2019年12月成都市人
民政府挂牌的“四川省古树名木”，编号：
51018300454；树龄：1500 年；保护等级：一
级。据此推算年代应为隋朝末年所植。

古老的银杏树犹如一部泛黄的线装古
籍，触摸它沧桑的树身，就犹如翻开了一段
尘封的隋唐火井千年历史与银杏坪千古地
理奇貌，充满了奇幻和玄想。

“火井”乃天然气井，古人却视为罕见
奇观。蜀人对天然气的利用，最早见于西
晋张华《博物志》：“临邛火井一所，⋯⋯昔
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
后火转盛”。人们利用“火井”（天然气）熬
盐冶铁，蜀汉三国时，诸葛亮曾亲临火井视
察盐业生产，后人称为“诸葛井”。盐铁作

为历代王朝重要经济支柱，都是“官营”。
隋大业十二年（616 年）特别设置火井县，
将火井煮盐纳入县级行政直接管理。袁天
罡被任命为首任火井县令，主管盐业生产
和统销。由此，火井成了蜀西重要的经济
开发区。

袁天罡益州（成都）人，隋末唐初著名
易学大师、玄学家。唐贞观八年（634 年），
唐太宗李世民听闻其名声，征召入朝，屡次
向袁天罡咨询国运、人事等预测事宜，由此
朝野传闻，名满天下。

袁天罡在火井县令任上，曾来到莲花
山一带勘察风水。他的祖上葬在成都，袁
天罡来莲花山的目的，是要为祖上迁葬寻
找一块风水宝地。袁天罡见群山环抱中坡
地上有一坪，地理位置甚佳，正居于莲花的
中心。袁天罡相中了这块宝地，并亲手在
这块半坡小坪上植种了几棵银杏树，作为
祖先墓地的标识。以后，这几棵银杏树蔚
然成林，风景迷人，方圆百里皆知。袁天罡
仙逝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里叫作

“银杏坪”。
久闻兴福寺有棵千年古银杏，早就意

欲寻访。2019 年夏,在人文历史学者林德
伟先生带领下，我前往火井镇银杏坪寻访
这棵传奇古树。林德伟先生与兴福寺释镇
法住持曾有交往，经说明来意，住持带着我
们去看寺庙后面的那棵古银杏树，当我走
近这棵古银杏时，眼前所见，让人十分震
惊。那种惨状，完全超乎我对这棵古树的
所有想象。可以说，用两个词来形容：体无
完肤，惨不忍睹！

兴福寺银杏原本魁伟壮硕，生机勃勃，
木秀于林。在一大片百年桢楠林中，高俊
枝英，古雅奇丽，无树能与之相比。它孤崛
一树，在兴福寺山林中生活了 1500 年，看
惯了许多生生死死，然而，隋唐时代与它同

辈之树，没有谁能幸运地陪伴它走到今天，
夭的夭、折的折、伐的伐、枯的枯，早已灰飞
烟灭，不见形影。寺庙内数十棵 30 多米高
的桢楠，均为明清时代所植，树龄最大的不
过三四百年，在它面前纯属“小字辈”。

这棵古银杏的命运，让人伤悲；如此惨
状，让人如心剜似的疼痛。

释镇法住持告诉我说：“这棵古银杏多
次惨遭雷打火烧，最后只剩下这截残桩。”

古银杏因天灾和人祸遭遇毁灭性的伤
害就发生过两次，说罢唏嘘不已。

一次是 1973 年 12 月，兴福寺遣散僧
众，寺庙荒芜。两个放牛娃为避雨躲进中
空的树干点火暖身，结果引发了一场大
火。这场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烧毁了
主干和主梢。《邛崃市志》（1986—2005 版）
也有记载：“（银杏坪银杏）树龄逾千年，树
高18米，胸围889厘米。主干已空，能容10
人。4 米处发杈，主梢枯朽。主干和主梢
于1973年12月遭人为火灾。”

另一次是 1989 年，兴福寺开始恢复重
建。这年夏天，古银杏经历了最残酷的生
死劫难。那夜，雷雨交加，暴雨如注。一道
道闪电像银蛇一样划破夜空，如恶魔狂舞；
一声声惊雷，搅动山林咆哮，溪水惊悚。一
道道火光向古银杏袭来，整个夜空像天魔
下界，疯狂地摧虐着这棵古银杏。古银杏
凭着壮硕的身躯，迎接着这场生死之战。
电光、霹雳越来越猛烈，一道更耀眼的闪
电，像一柄惨白而残忍的利剑，伴随着震耳
欲聋的炸雷，古银杏被拦腰劈断，巨大的树
体轰然倒地，基部也被劈得四分五裂⋯⋯

这一场恶战，让伤残之身的古银杏从
此大伤元气，树身上只剩一孤枝兀然向天
而立。

1989 年古银杏遭受雷击后,当地政府
和林业部门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给古树

加支撑,固根基，砌筑堡坎，安装避雷装置
并悬挂“名木古树”牌公示于众。

2014 年 4 月 20 日早上 8 点，与邛崃市
毗邻的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 7 级强震，波
及火井镇。兴福寺地动山摇，狂风呼啸，地
震波将古银杏残存的 10 余米高的独枝彻
底摧断，整个银杏树只剩下 3 米高的空心
残桩。

眼前这棵古银杏，已经没有生命的迹
象。空洞的树心呈现出毒火焚烧后的炭黑
痕迹，生命的年轮早已化为了尘埃。树身
四分五裂，高低不一的残片依然倔强地紧
紧环抱成一圈，保持着古树高贵的尊严。
它犹如一尊王者，身躯已废，灵魂犹存，形
散而神聚。

古银杏的遭遇，让人心疼：多好的一棵
树，风是你的歌，云是你的步，无论白天和
黑夜，都为人类造福⋯⋯

“根蟠黄泉下，冠盖峙云天”，大自然的
玄妙和神秘，有许多解不开的信息密码，让
我们无法获取真相。

由此观之，除了人类对古树的砍伐外，
千百年来能躲过雷劈电击而遭火焚、山崩
地裂而被摧折、洪水泥石流而埋没、病虫危
害而死亡的千年古树，在当今稀之又稀。

这棵古银杏的命运，再次引起林业和
园林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实施《四川省古
树名木保护三年行动方案》中，成都市林业
与园林部门技术人员和工人赶赴现场，对
古树进行救助。看到古树的现状都很震
惊，经检查：“树还活着，但非常脆弱⋯⋯”

2022 年，经过前前后后近半年的抢
救，园林工人对古树做了清除腐质、杀虫灭
害、根除寄生物、塑形修补、树身防腐等复
壮技术性工作。为了保护根基，重新构筑
了挡土墙。对根部加施复壮专用促根剂、
水肥和微生物菌肥，保证古树充分的营养，
促进根系成长。重新更换树箍和钢架支
撑。这一次对古银杏的技术保护工作做得
非常到位，人们十分满意。

2023 年 5 月 13 日，我和摄影家王晓龙
到兴福寺再去看看那棵心中牵挂的古银杏
树。这一次的观感与上次大不一样了。

银杏树虽然仅存为一具“树桩”，经过
整容美体、清污除垢、塑形修补，“复壮”后
仍然不失王者风范。它像一尊高贵的木
雕，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尊严。

我敬佩这棵古树的坚强，它没有倒
下，意志没有被摧毁。它不屈的灵魂支撑
着仍然伤残而挺直的腰身。我为它的命
运而叹息，为它坚贞不屈的意志而赞美，
为人们抢救古树、保护古树的善行善举而
称道。

我发现，在最大的那片残枝桩头上，竟
然发出了新枝，嫩绿的叶片清凉悦目，闪烁
着透明的翡翠色亮光。大难不死，古银杏
还顽强地活着，笑傲天地，这让我十分惊
喜。那几枝新绿，延续古树游丝般的生
命。面对这棵 1500 年高龄的稀世尊者，我
向它深深鞠躬⋯⋯

银杏坪的千年银杏
□冯荣光 文/图

从邛崃市火井镇沿崇嘏山蜿蜒

起伏的乡道，穿过一片片茂密的竹

海，绕过高低错落的树丛，来到一个

四面环山幽静清凉的山村，下车便

能见到路旁山坡上高大浓密的桢楠

林，兴福寺就掩映在这片绿荫之

中。斑斑驳驳的阳光洒在兴福寺山

门台阶上，石砌的艺术雕花赭红色

山门显现出寺庙的古朴、庄严、稳重

和悠久。大门有一副楹联：“古寺古

佛千秌亘古，名刹名僧万载留名”，

与山门重檐叠砌的石墙上精雕细刻

的艺术花饰浮雕，两侧蹲坐的一对

石狮相辉映，给人一种佛门重地、涤

尘静心的深刻印象。

木
名名

转眼已过秋分。
我就随了心思，去乡下，去秋天的菜园子走一走、看

一看。
川西平原大春收割徐徐落幕，浩浩稻浪倏然退潮，原野

大片漏白，天地间空寂而苍茫。这时候，农家林盘边边角角
那些菜园子，便有了显山露水的机会。隔老远就看得见，这
里那里，有低矮的篱栅绕一围绿畦，在谷穗集体抽离后田野
单调的褐黑底色上，坚守着秋季时蔬作物最后一抹绿意。

随意抵达一座菜园子。把视野聚得更贴近一些，这才
清晰看见，当下的园中“绿意”，与春夏季节菜地里那种葳
蕤勃发、苍翠欲滴的意境已迥然不同。绿植们精气神大不
如从前，流露出明显的沉黯、稀疏与乏力，色质浑浊而驳
杂。细观一棵棵菜株，枝头不再有新芽和花蕾绽出，瓜类
的盘丝蔫巴巴耷拉在架棚半腰，无力继续攀爬。菜叶子从
脚下往上，开始一层层泛黄卷边。曾经挺拔壮实的茎秆变
得枯瘦，如鼓突的骨节。

秋日菜园中的农作物们，无法抗拒自然时令的更迭法
则，韶华过后，整体呈现衰颓之势。它们扎根一隅沃土，所
剩时间已寥寥无几了。

在一茬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它们母性的本能却依然韧
劲十足，滋育子嗣的能量延续释放。每棵菜株，都在努力
迸发余生积蓄的全部爱意。最后的瓜菜，被母体紧紧牵挂
在枝蔓上，母子血脉相连的通道隐藏在凡人肉眼看不见的
筋络里。姗姗迟来的扫尾秋菜，就像村舍百姓膝下的“幺
儿”，怡然享受高龄母性的汩汩哺饲，承蒙着百般溺爱；况
且，还有灿烂的秋日阳光和滋润的晨昏霜露施以特别的恩
宠。看看吧，那些瓜菜们一个个养尊处优，被催生得多么
丰腴光鲜！成串的辣椒已经红得发紫，原本苗条的黄瓜养
到白白胖胖，扁豆肚皮鼓囊像是身怀六甲，苦瓜修成了玉
骨冰肌红心瓤，身段婀娜的秋茄子泛动着迷人的雪青泽
光，那些硕大的南瓜，形如沉甸甸的金鼓，把身下的棚架都
压得龇牙咧嘴了⋯⋯青春与老迈，劲勃与孱弱，在同一片
菜地里相依相偎，相托相衬。

吱呀一声，近处农家院门半开。有乡人背着背篓，不
紧不慢走入菜园子，来采收熟透的蔬果。植株精瘦的枝蔓
把每一颗果实都下意识地抓得很牢，血亲骨肉，离别之际
总有些难分难舍。乡人不得已动用了小刀剪，就像帮助那
些母体接生分娩，一举一动，小心翼翼，方得顺利完成采
撷。有一些瓜果，品相更出色，也是熟透的，乡人却并不忙
于采收。只是以更为赏爱的目光打量一番，轻轻抚弄，捉
走护趴在它们身上的小毛虫，再捋开缠裹的藤叶，让阳光
空气更通透，尔后就绕过去。曾为乡下娃的我懂得，那是
他们护留的菜种。菜种还要在母体枝头继续养精蓄锐一
些时日，直到瓜豆红红黑黑的结籽硬扎得像细铁丸，直到
丝瓜织出囫囵的纱网，直到葫芦挂成坚壳的瓢⋯⋯大多的
种子都隐伏于瓜菜体内，炼丹一样臻于炉火纯青。下一年
当季，种子们将担负子承母业的神圣职责，延续这一块菜
园的蔬果香火，成就新一轮欣欣向荣。

采撷的同时，乡人会顺带帮园子里苍老的菜株们剔除
枯枝败叶，把夜里刮风吹歪的窝蔸扶正，再手足并用把根
部泥土夯实。哪怕这些田间之物生命已经倒计时，乡人依
然满怀惜疼。眼前高高低低的植株，是春天里他们亲手撒
播栽插的。他们给了它们“生”，呵护它们“活”。披星戴
月，不辍耕培，日复一日的艰辛难以细述。田间之物缄默
无言，却深深懂得知恩图报。于是，一拨一拨的蔬果，从肥
沃的菜园里源源滋生奉出。乡人与菜株们朝夕相处，物我
互融，惺惺相惜之情与日至深⋯⋯忙完采摘，乡人又挑木
桶去溪边汲来清水，在菜园里一厢一垄地浇灌，什么肥料
也不再追施。这当然不是农家抠门，庄稼与人一样，老了，
过富的营养消受不了，唯有清淡最是好。缕缕清流，为老
迈的植株施以最后的能量补充。

“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
在八九月自有答案。”忽然想起《时间之书》里的句子，想到世
上诸多的因果，想到生命之间的种种奇缘。心中一阵温软。

秋天的菜园
□潘鸣

溪岸鹿鸣

赵蕴玉

绘

新都桂湖 蒋蓝 摄新都杨慎家族墓园 蒋蓝 摄

2023年，经抢救后的兴福寺古银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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